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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学生的核心素养和高阶能力的培养是当前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项目式学习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和高阶能力的一种有效学习方式，深受基础教育者的青睐。然而，项目式学习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项目设计形式

单一、过程性数据的收集与评价时间成本高且滞后、缺乏有效评价等诸多问题。基于证据的教与学强调教育教学

活动的设计要遵循已被证实的研究规律；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将学习证据与学生的学习状态建立联系；培养学

生基于证据推理的能力，为解决当前项目式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证据中心的设计理论是指

导众多高阶能力测评设计的理论基础，与项目式学习的目标相契合。因此，该研究结合大数据技术，将基于证据

的相关理念引入项目式学习中，从教、学、评三个角度出发构建了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设计开发了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系统，旨在为高水平的项目式学习的设计与实施提供支持，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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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与高阶能力已成为21世
纪国际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自21世纪初以来，
围绕这一命题广大教育工作者已经进行了深入广
泛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如针
对学生核心素养的结构提出的21世纪技能框架[1]、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21世纪核心素养5C
模型[3]等；针对学生能力和素养的测评开展探索
的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项目[4]、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项目[5]、NEPS(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Panel  Study)项目[6]等。已有诸多研究
者指出，单元整体教学[7]、项目式学习[8]、问题
式学习[9]等教学模式是落实学生的核心素养与高
阶能力培养的有效手段。其中，项目式学习受到
了广泛关注，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
点。然而，项目式学习在实践中面临着项目设计
形式单一、过程性数据的收集与评价时间成本高
且滞后、缺乏有效的评价等问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拓宽了数据的来源渠道，使
得在真实状态下采集学习者的全过程、全方位学习
行为与结果数据成为可能[10]。以采集的多元学习数
据为基础，借助学习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不
仅可实现对学习者的外在学习结果的预测与表征，
同时为预测和表征学习者的内隐学习结果和认知状
态提供了解决方案[11]，有力地支持了教师从经验型
教学到循证型教学的转变过程。因此，大数据与学
习分析技术能够为解决当前项目式学习在实践中的
问题提供支持，而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学习数据中找
出有效的证据助力项目式学习的设计与评价成为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研究结合大数据等技
术，将基于证据的相关理念引入项目式学习中，尝
试提出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的核心理念与技术实
现路径，为有效的项目式学习的设计、开展与评价
提供支持。

二、项目式学习及其面临的挑战

项目式学习源自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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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主张将学生置于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引导学
生以小组协作的方式探究并解决真实的、劣构的、
动态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理
解与迁移运用，从而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素
养。项目式学习的核心环节包括明确问题、设计方
案、协作探究、创作作品、展示作品以及评价与修
改[12]，具有问题性、合作性、探究性、真实性以及
评价的过程性和结果性五个特征[13]。实践证明，项
目式学习有利于学生的动手能力、批判性思维、问
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的培养[14]，是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15]。

然而，项目式学习在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着诸
多的问题与挑战：(1)目标定位不清晰。教师在设
计开展项目式学习时容易出现误区，将重点放在
完成最终的作品或学习某一学科知识上，而非引
导学生开展深入思考与探究，忽视了培养学生高
阶能力和核心素养这一核心目标[16]。(2)项目设计形
式单一，缺乏多种资源与技术工具的整合。教师
在设计项目式学习时容易因时间不充裕、经验不
足以及可获取的技术工具较少等原因导致活动形
式单一，学生兴趣不足，项目实施效果不显著。
研究发现，在项目式学习中整合多种资源与技术
工具设计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有助于调动学习者的
学习兴趣，支持学习者的思考与探究，促进学习
者的知识深化，从而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绩效的提
升和能力与素养的发展[17]。(3)人工进行过程性数
据的收集与评价时间成本高且具有滞后性。教师
在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创设问题情
境，引导学生开展探究，而且需要在探究过程中
适时地为学生提供指导与帮助。因此教师往往没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收集学
习者的过程性数据，只能在事后进行收集，这可
能会导致部分数据的丢失。此外，整理每一位学
习者的学习数据并分析其表现对教师来说是一项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工程，且滞后的评价与反馈
弱化了其原有的作用。(4)缺乏指向核心目标的评
价，效果存疑。如何评价学习者的绩效表现是教
师在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困惑。
项目式学习最终指向的是学生高阶能力与核心素
养的发展，然而有效地评价学生的高阶能力与
核心素养仍是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一大难题，因
此，难以评判项目实施的效果。

在项目式学习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中，评
价是当前项目式学习研究的一个重难点。而证据中
心设计理论在教育评价研究领域被视为是指导众多
高阶能力测评设计的理论基础[18]，如合作问题解决

能力[19]、创造性思维等[20]。因此，可以此理论为基
础进行项目式学习评价的设计。同时，美国卢卡斯
教育研究所也指出，高水平的项目式学习的实现依
赖于对学生学习证据的收集以及基于证据对教学的
反思和改进[21]，这一观点与基于证据的教学和基于
证据的学习理念不谋而合。综上，将基于证据的教
学、基于证据的学习以及证据中心设计理论引入项
目式学习中，从教、学、评三个角度构建证据导向
的项目式学习模式是实现有效的项目式学习的一个
有意义探索。

三、基于证据的学习与评价

(一)基于证据的教学
“基于证据”的理念起源于医学，英文为

“Evidence-based”，被翻译为“基于证据”
或“循证”。1996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David 
Hargreaves对比了教师和医生的专业实践后发现，
二者具有相似的特性，进而提出教师应该像医生一
样根据教学证据实施教育教学活动[22]。由此掀起了
循证教学(Evidence-based Teaching)的研究热潮。

基于证据的理念最初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旨
在突破经验主导型教学和主观性教学的弊病，将教
师的专业智慧与客观的教学证据结合起来，以提高
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3]。这一应用主要是从
教师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开展
需遵循教育研究规律，有科学证据支撑，因此称之
为基于证据的教学或循证教学。这一教学理念的产
生与西方教育科学化运动密不可分，因此作为该理
念的核心要素，教学证据的内涵最初即由被教育科
学研究证实有效的理论、策略、方法等构成。而随
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及教育研究对学习者的关注，
人们深刻地意识到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巨大影响，教
学证据的内涵随之扩展，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包括
被教育教学研究证实有效的教学工具与技术[24]、学
习者的个体特质、交流互动证据[25]以及学习评估证
据[26]等。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扩展了教学证据
的内涵。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使
得教育研究人员能够观测到更为精细、微观的学习
过程，为其深入揭示教育规律提供了支持。另一方
面，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数据采集工具拓宽了证据
获取渠道，从而丰富了可获得的证据类型。因此，
为使基于证据的教学理念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有必要对教学证据的内涵进行
更新。

(二)基于证据的学习
与基于证据的教学相对的，基于证据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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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Learning)主要是从学生主体的角度出
发，与愈加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的教育研究取向的
转变密切相关。基于证据的学习实际上是基于“学习
是可以被测量的”这一假设提出的[27]。由此，杨明全
等认为基于证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学习范式，它包
含了所有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运用一些证据来呈现学习
成果并由此证明学习活动已经发生的学习方式，核心
在于运用证据来反映学习过程，呈现学习成果，由此
证明学习的发生、学习者能力与绩效的提升[28]。而余
胜泉等认为在此涵义之外，基于证据的学习还应具有
另一层的涵义，即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观点或问题解
决方案的得出应依赖于基于证据的推理过程[29]。在此
范式下，证据的主要内涵为表征学习者的知识与
能力发展的行为与结果数据。而学习者知识与能
力的有效表征依赖于海量的数据，大数据技术为
此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可以说大数据技术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基于证据的学习范式的
出现。

基于证据的教学与基于证据的学习的内涵既高
度相关又有所区别，其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基
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证据推理、评价学习
者的绩效表现和能力发展是基于证据的教学与基于
证据的学习的共有核心内涵，分别作用于教师教学
活动的设计与调整以及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在此
核心内涵之外，基于证据的教学强调教师应基于已
被研究证实有效的教育教学规律设计与开展教学；
而基于证据的学习强调培养学习者的理性思维与科
学素养，建立证据意识，形成基于证据推理的思维
习惯，这一涵义与当前国家重视科学素养的培养与
建设的理念相契合[30]。

(三)基于证据的评价：证据中心的设计理论
证据中心的设计(Evidence  Centered Design, 

ECD)理论是Mislevy等研究者提出的一种系统评价
设计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基于证据的推理的评价

观，即评价是基于学习者在测试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证据推论出学习者的知识与能力水平或其他品
质的过程[31]。完整的ECD理论包括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 Layer)、领域建模(Domain Modeling Layer)、概
念评价框架(Conceptual Assessment Framework Layer)、
评价实施(Assessment Implementation Layer)和评价发布
(Assessment Delivery Layer)五个层级[32]，其中概念评价
框架是ECD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内容[33]。

ECD理论的概念评价框架由相互关联的六个子
模型构成，分别为学生模型(Student Model)、证据
模型(Evidence Model)、任务模型(Task Model)、组
合模型(Assembly Model)、呈现模型(Presentation 
Model)和发布模型(Delivery Model)，其中学生模
型、证据模型和任务模型是最为核心的三个模
型。

学生模型也被称为能力模型，描述了一项评
价任务的目标，即要测量学生的哪些知识、能力
和素养。在学生模型中，所测量的属性一般是无
法直接观察的潜在变量，可以仅包含一个测量属
性，也可以包含多个或相互关联或相互独立的测
量属性。

证据模型包括证据规则和测量模型两个部分，
描述了测试者在评价任务中产生的证据如何与学习
者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的不同水平相对应这一推理
过程。其中，证据规则定义了对观察变量进行赋值
的规则，即界定了学习者在评价任务中产生的行为
与结果数据如何对应为学习者在某一观察变量上的
得分，其实质是评价量规或评分标准。根据证据规
则对观察变量进行赋值的过程也被称为证据抽取，
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规则的自动化评分和基于

机器学习的自动化评分两类。而测
量模型则表征了证据抽取的结果(即
各观察变量的取值)与学生模型的潜
变量的取值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概
率模型也可以是逻辑模型。

任务模型定义了引发测试者产
生证据的一组任务的性质，包括任
务的情境、任务的结果、任务的难
度等。组合模型对学生模型、证据
模型以及任务模型如何协同工作以
精准测量学生模型中的属性进行了
描述，包括不同任务之间如何整合

成一个完整的测评任务，测评任务与测评目标之
前的平衡等。呈现模型描述了测评任务呈现给测
试者的形式以及测评任务与测试者之间的交互。
最后，发布模型描述了学生模型、证据模型、任

基于教育研究规律
设计开展教学活动

基于学习者的绩效
表现与能力发展
设计并调整教学

理性思维与
科学素养培养

基于绩效表现
与能力发展进行
自我调节学习

基于证据的教学 基于证据的学习

学习过程证据
推理、评价 绩效表现

与能力水平

图1  基于证据的教学与基于证据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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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型、组合模型和呈现模式如何作为一个整体
协同运转以及其面临的安全等问题。

(四)大数据背景下的证据的内涵与外延
 “证据”是基于证据的教学、基于证据的学

习以及证据中心的设计理论的核心，明确“证据”
的内涵与外延尤为重要。根据上述对基于证据的教
与学和证据中心的设计理论的内涵的分析，在大
数据背景下，证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教师在
开展教学时依据的教育研究证据，通常将这类证
据按照其可推广性从高到低分为随机对照实验、
准实验、前后对比实验、相关研究、案例研究、
轶事等[34]；第二类是在教学活动中产生的所有可以
证明和反
映学习活
动得以发
生的事实
性材料、
学习者的
外在表达
和学习过
程数据，
如作品实
物、书面
报告、概
念图或思
维导图、
项目设计
方案、自
我评价报
告、他人
评价报告、数字化学习系统中产生的日志数据(如
学习时长、学习序列等)和交互数据以及在学习过程
中采集到的数据如表情、脑电波、皮肤电等[35]；第三
类是支持学生提出观点的信息和资料，如实验现象、
数据分析结果、已被证实的科学知识等。

四、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构建

基于证据的教学、基于证据的学习与证据
中心的设计理论的共同核心内涵为基于学习者的
学习过程证据推理学习者的知识、能力及素养水
平，分别反映了基于证据的理念在教学、学习与
评价中的整合与应用。基于证据的理念为评价学
习者在项目式学习中的绩效表现以及能力与素养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而大数据技术为
项目式学习中过程性数据的收集与即时评价提供
了技术实现路径。此外，李润洲指出，指向核心

素养发展的教学设计应遵循学习者的学习思路，
以预期的学习结果为起点倒推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出现的证据并据此设计相关的教学活动能够最
大限度地保证目标与教学活动的一致性[36]。这一
过程与基于ECD理论设计测验的过程基本相似，因
此，同样可以ECD理论的相关模型作为支持。基
于此，本研究将引入基于证据的理念与大数据技
术，以证据中心的设计理论的三个核心模型：学
生模型、证据模型和任务模型作为支持证据导向
的项目式学习模式各环节开展的基础，依照基于
ECD理论设计测验的逻辑构建了如图2所示的证据
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

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由确定项目教学
目标，预设达成目标的证据，设计引发证据的学习
任务，设计教学活动，收集学习证据和基于学习证
据的评价六个环节组成。其中，确定项目教学目标
这一环节由ECD理论的学生模型支持，预设达成目
标的证据、收集学习证据和基于证据的评价这三个
环节由ECD理论的证据模型支持，而设计引发证据
的学习任务由ECD理论的任务模型支持。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基于证据的教学与基于证据的学习具有
的一个核心内涵是基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
学习证据推论出学习效果，并据此调整教学/进行
自我调节学习。因此本研究构建的证据导向的项
目式学习模式将学生模型所包含的范围扩大到了中
小学生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全部知识、能力与素养等
属性，同时支持对所有学习者的知识、能力、素养
等属性的学习状态进行动态更新，以支持教师和学

大数据与学习分析技术

教育研究证据

① 确定项目教学目
标(知识、能力、科
学素养)

学生模型

⑥根据学生的学习证
据得出知识与能力水平

⑤收集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产生的证据

④设置项目情境，利用线索组
织任务，提供认知支持资源

③设计引发证据产
生的学习任务

证据模型 任务模型

测量模型 证据规则

②预设达成项
目目标的证据

图2  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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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的决策。此外，由于基于证据的学习的另一层
内涵强调了对于学习者的理性思维与科学素养的培
养，因此将科学素养也作为学生模型中的一个重要
属性。

区别于测验任务的设计，教学活动的设计是
以学习者的认知发展为目的的，因此在完成引发
证据的学习任务的设计之后，不仅需要利用线索
将所有的任务串联起来并为其设置情境，同时需
要依据学习者的起始水平为学习者提供相关的认
知支持资源，以支持学习任务的完成。此外，基
于学习证据的评价这一环节的输出结果不仅将作
为学生模型的输入引发其更新，同时由于在大数
据、学习分析等技术的支持下，证据的收集与评
价可即时发生，因此可为教师教学活动的调整提
供参考，以实现最有效的学习。最后，依照基于
证据的教学的另一层涵义，教师在依照此模式进
行项目设计与教学时应遵循教育研究证实的教育
教学规律与原则，这也为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
要求。

五、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系统的核心功能及
实践案例

为支持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的开展，本研
究以构建的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为理论基础
设计开发了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系统(Evidence-
ba s ed   P r o j e c t   B a s e d 
Learning  System, 简称
EPBL系统，http://epbl.
aicfe.cn)。下面本研究将
介绍EPBL系统中的核心
功能，并详细阐述其如
何支持证据导向的项目
式学习模式在实践中的
落地，最后将介绍一个
基于此系统的教学实践
案例。

(一)证据导向的项
目式学习系统的核心功
能

1.知识与能力维度
的项目属性标识

项目式学习以发展学习者的知识、能力与素养
为核心目标，因此将九大学科知识与能力以及21世
纪技能作为EPBL系统的学生模型的属性以支持教
师在设计项目式学习方案时目标的确定。EPBL系
统要求教师在创建项目式学习方案时从学科知识和

21世纪技能的维度对该项目进行属性标识，即确定
本项目的知识与能力培养目标。对项目的属性标识
不仅支持学习者通过人为筛选项目进行自我调节学
习，同时支持基于推荐算法的自适应学习，有助于
学习者的全面发展。

EPBL系统的学生模型由无数个学习者个体在九
大学科知识与能力以及21世纪技能等不同属性上的
表现构成，是动态更新的。每一个学习者在EPBL系
统中都拥有一个动态更新的个体学习者模型，当某
一学习者完成某一项目的学习之后，系统将基于其
在该项目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更新该学习者在项目涉
及的学习者模型的属性上的表现。以学科知识为例
说明，如图3所示，个体学习者模型在学科知识属性
上的表征形式为学科知识图谱，其中学习者已学的
知识点用实心的圆圈表示，未学的知识点用空心的
圆圈表示。若该学习者在图3的基础上再完成一个
包含 “地球的运动”这一知识点的环节的学习，且
其在与知识点“地球的运动”相关的学习活动上的
表现合格，则“地球的运动”这一知识点将变为实
心。动态发展的个体学习者模型表征了学习者的知
识能力发展，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学习和自适应
学习的基础。并且，由多个动态发展的个体学习者
模型构成的群体学习者模型将表征某一群体的学习
者的初始水平，为教师有针对性地设计项目，确定
项目教学目标提供参考。

2.支持学习者认知发展与探究的活动与工具
表征学习者的知识、能力与素养等属性的学

习证据是学习者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产生的，
因此，为尽可能地收集到多种类型的学习证据，支
持学习者的认知发展与探究，助力项目式学习中活

图 3  个体学科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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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式单一，缺乏多种资源与技术工具的整合这
一问题的解决，EPBL系统的任务模型提供了在线
讨论、认知表格、问卷调查、概念图、科学论证等
多种类型的探究活动和工具。同时，EPBL系统支
持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资源的上传与展
示，助力了“设置项目情境，利用线索组织任务，
提供认知支持资源”这一环节的实现。以EPBL系
统中的科学论证工具为例进行说明。该工具支持学
习者通过在画布中自由绘制图尔敏论证模型的六元
素：资料、结论、正当理由、支援、反驳和限定条
件及其间的关系开展论证，同时支持学习者上传论
证相关资料、梳理论据以及讨论交流等行为，有助
于学习者的认知发展、科学知识的掌握和科学素养
的提升。在该活动中，可收集到的学习证据包括学
习者绘制的科学论证图、学习者上传的资料、学习
者的讨论贴、学习者的绘制时间以及学习者在该活
动中的得分等，这些证据将被用于推断学习者在该
活动涉及的知识与能力上的表现。

3.全学习过程的学习证据的收集与评价
证据模型桥接了学生模型和任务模型，是证

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的核心，支持了模式中的
“预设达成项目目标的证据”“收集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产生的证据”和“根据学生的学习证据得出知
识与能力水平”三个环节的开展。为提升证据收集
的针对性与证据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EPBL系
统在构建证据模型中的测量模型时在目标层与证据
层中间引入了学习表现指标层，各层级之间的对应
关系如图4所示。

在EPBL系统中，由北京师范大学九大学科专
家团队联合研发的3×3学科能力编码与分析体系[37]

被引入表征知识、能力目标与学习表现指标之间的
对应关系，为教师预设目标学习证据提供脚手架。

教师在EPBL系统中设计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方
案时，系统将调取编码体系中与教师设定的项目目
标相关的学习表现指标，并要求教师为项目的每一
个教学环节选择对应的学习表现指标，以帮助教师
进一步明确项目教学目标从而确定合理的学习证据
和学习活动。由于项目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不仅包含
了引发学习者产生学习证据的学习活动，还包括了
教学支持资源以及一些辅助性的学习活动，因此
EPBL系统设计了“评价方案”的功能对收集到的
学习者的全过程学习证据进行筛选。教师在设计项
目的评价方案时，需要从项目包括的所有学习活动
中选择出引发学习者产生表征其知识与能力发展的
学习证据的关键学习活动，并赋予权重，只有被选
中的学生活动中的学习证据才会出现在学习者的证
据报告中。制定评价方案后系统收集到的证据包括
学习时间和所有学习活动中的证据，如学生在作业
提交活动中提交的作业、教师的评分和评语等。基
于被筛选出的学习证据，教师即可以根据学习者在
每一环节中的学习证据对其是否达到环节对应的学
习表现指标的要求进行评价。最后，系统将会根据
预先设定的规则自动计算得出每个学习表现指标的
得分，进而根据预先设计的算法规则计算得出学习
者的知识与能力水平，完成基于证据的评价。

(二)基于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系统的实践案
例

为了丰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学
生假期的学习形式，开阔学生视野，促进居家学习
期间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笔

者所在的团队于2020年暑期面向3—6年级的
学生开发了夏令营式项目式学习案例“神奇
动物在哪里”。该项目依托于证据导向的项
目式学习系统开展在线自主探究学习，共有
约200名学习者参与其中。案例涉及科学、语
文、美术等学科的内容，以揭秘电影《神奇
动物在哪里》中各种动物形象的原型导入，
包括探究不同类型的动物的特征、探寻中国
神话中的动物及其象征意义、探索动物的护
身术及其应用、保护濒危动物等四大核心环
节。不仅关注学习者对于动物的分类、不同
类别动物的特征、动物对环境的感知与适
应、动物的繁殖、中国传统神话、科技原理
等知识的掌握，更关注学习者在此过程中批

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工程思维以
及信息交流与科技素养的发展。在为此项目标记上
述知识与能力属性的基础上，为达成项目目标，每
个核心环节均以揭秘电影中的2-3种动物的原型引

某一知识与
能力目标

学习表现指标1

学习证据1

学习证据2

学习证据3

学习证据4

学习证据5

学习证据6

学习证据7

学习证据8

学习证据9

……

学习表现指标2

学习表现指标3

学习表现指标4

……

学习任务1

学习任务2

学习任务3

学习任务4

……

图4  目标-学习表现指标-学习证据-学习任务对应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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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别利用系统中的不同类型的工具开展多种形
式的探究活动。例如，在了解动物的特征环节引入
了虚拟仿真实验室帮助学习者进行探究；在动物的
奇妙护身术环节采用表格工具辅助学习者完成知识
的归纳与整理；在传说中的“神兽”环节和动物的
奇妙护身术环节让学习者发挥想象力进行神兽和仿
生作品的创作，并借助作业提交工具开展作品的收
集与评价等。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借助系统的评
价方案与证据收集功能，本项目实现了对学习者的
学习证据的实时收集与汇总，包含了各步骤学习时
间、提交的作业内容、作业评语与得分、提交的表
格与调查问卷等，并据此实现了对学习者学习进度
的实时监督、基于证据的学习表现的实时评价、学
习者模型的动态更新以及知识图谱、能力勋章形式
的知识能力发展的形象化表征。

六、结语

项目式学习作为推进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改革
的有效策略之一愈来愈受到教育教学人员和研究者
的关注。本研究结合大数据技术，将基于证据的教
与学和证据中心的设计理论引入到项目式学习中，
构建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模式并以此为理论基础
设计开发了支持其开展的技术支持环境：证据导向
的项目式学习系统，旨在为广大教学实践人员设计
和开展有效的项目式学习提供新的思路与支持，助
力学习者的核心素养的培养。未来，将在EPBL系
统的证据模型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究，优化证据评价
方式，并从学习偏好、学习路径等方面更进一步完
善学生模型，实现学习者在项目式学习过程中的个
性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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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Model and System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Big 
Data

Ma Ning1, Guo Jiahui2, Wen Zijing2, Li Weiyang1

(1.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high-level abilities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Project based 
learn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evelop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high-level abilities, which is favored by K-12 educator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project-based learning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form of project design, high and lagging 
time cost of process data collection and evaluation, lack of effective evaluation and so on. Evidence 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emphasizes that the desig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should follow the proven research rules;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and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evidence and students’ learning state;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of evidence-based 
reasoning. Therefore, it provides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oject-based learning. Meanwhile, the theory of evidence 
centered design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guiding the design of evaluation of many high-level abiliti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big data technology, this study introduces evidence-based concepts into project-
based learning to construct evidence-base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this model, this study designs and develops the evidence-base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system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igh-level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Keywords: project based learning; evidence 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y of evidence centered design;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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